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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 计划生育

江静和丈夫第一次进入山东省某三甲医院泌尿外科是在今年8月底。一个男医生告诉他们，输精管结扎手术

可以做，但要谨慎，一年当中来医院做结扎的男性只有三到五例，又提及了男性结扎的风险和并发症。

中国三孩政策出台后，男人们结扎越来越难了

“男性结扎手术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产物，既然现在政策开放了，就没有做这个手术的必要了。”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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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一般都是女性上环或结扎的比较多，”江静回忆称。

考虑了一个多月，他们决定预约做手术。然而，江静丈夫在电话中被告知：国家下文不让做了。被拒绝

后，他们辗转另外几家医院，得到了“不做”的一致回复，直到江静的丈夫在外地成功找到了一家二甲医

院。国庆前后，网上热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的文件，江静担心国家对相关手

术的管控会愈加严格，她丈夫当天立即预约了第二天的手术。

事后，江静将此次经历发布在社交平台，得到大量关注和转发。有人猜测，这是否与中国在今年5月底出台

的三胎政策有关，也有网友称，自己的几位朋友去北京的四家三甲医院咨询后发现，发现“随时都可以预约

去做”，这网友反问：“到底是医院不给你家老公做结扎手术？还是你家老公自己不想做？”

端传媒采访中国大陆多家医院、医生和普通市民，发现位于北京、河北、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多家

大小医院均表示不能做这个手术，同时，这几年被多家医院拒绝做结扎手术的情況并不罕见，他们有的是

已婚、寻求根本性避孕的夫妇，有的是丁克家庭，有的是单身、决定不生育的年轻男性。对于他们的诉

求，有的医院要求提供结婚证、二胎证明，有的说“政策不支持”，有的表示没有做过这项手术。

广东某民营医院的一名管理者向端传媒记者透露，他们并没有收到政府下发禁止做输精管结扎的相关文

件。但他认为，由于当前国家的生育政策发生了变化，从禁止多生到鼓励生育，某些政府医院为了紧跟政

府政策，才以国家下文的借口来推托。这些年，他所在的医院也很少有人来做结扎手术，不过他表示，如

果患者在医生多次劝阻之后仍执意要做，会让他签署一份文件，后续任何问题由病患承担。

“国内是这样的，他（政府）不会下通知，医生不愿做，病人也不愿做，这事就慢慢不做了。”河北省某县

级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李树仁对端传媒表示，由于谈论国家政策，他选择使用化名。

今年约50岁的李树仁记得，在以前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时候，被查到超生的夫妇经常被叫到医院做结

扎，有的甚至“被绑着来”，当时他得不得一遍遍“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男性结扎手术规模很小，对身

体没有什么大危害。



2016年10月28日中国北京，当中国妇女接受培训成为合格的保姆时，塑料婴儿放在桌子上。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不生儿子怎么行” 


2019年夏天，已婚六年的徐涛在厦门一家三甲妇幼保健院挂了一名主任医师（医生职称中的最高级别）的

门诊号，想做男性结扎手术。他表示自己和妻子不打算生孩子。

这位医生劝徐涛，现在不打算生孩子并不代表以后不想，医院里这整层楼的人都是为了生小孩而来的，那

些不孕不育的人的痛苦是他无法想象的，而他竟然要来结扎。“给我说了一堆，意思是你有这个生育能力，

为什么要亲手把它给那个，你不能剥夺你老婆做妈妈的权利。”

随后，徐涛又接连被三家医院拒绝。电话里，医生并没有问他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告诉他不能做的原因。 


徐涛很早就萌生了不生育的念头。小时候家境不太好，父母极其严苛，会干预他的各种行为。他记得，有

一次自己倒水时，不小心水溅出来滴在桌子上，父亲的手掌突然就从上方扫下来打在他手臂上。15岁那

年，父亲去世，徐涛原以为母亲会对他好一些，但还是老样子。他常想，干脆自己过完这辈子就好了。

徐涛和妻子在一起已有十年。起初，妻子对孩子持“可有可无”的态度。为了说服妻子，徐涛经常给她举身

边的反面案例，后来妻子也向朋友直言“不想生孩子”。

2019年，徐涛被医院拒绝结扎之后，决定做一次精子检测，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有个判断。结果显示，他完

全符合指标，甚至高于指标。徐涛称，从那时候起，自己几乎不敢再和妻子有性生活了。

直到今年3月，徐涛得知同事在多方碰壁后终于找到了成都一家二甲医院做结扎手术，且只需要提供身份证

和核酸阴性报告，不需要其他证明材料。徐涛很快飞往成都。



手术持续了半小时左右，由一位主刀医生完成。医生把输精管形容成电线：把墙壁（阴囊）破开之后，挑

出电线并剥掉绝缘皮，再把电线剪断，最后打个结。医生在准备剪断输精管之前，还询问了他一句：“你真

的确定了吗？”

2021年7月15日中国酒泉，中国甘肃省沙漠中一个婴儿的大型雕塑。摄：Wu Yelang/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徐涛的同事陈峰今年30岁，做结扎的时候还是单身，但已经决定好了以后要过丁克（DINK）生活。陈峰知

道避孕药对女性身体影响不大，但心里多少还是不舒服。在他看来，男性结扎是不会伤害到女性身体的一

个避孕方式，“男性结扎是微创手术，恢复快，伤害也小。” 同时，他也想从根源上杜绝怀孕的一切可能。

去成都做手术之前，陈峰被福建省七家医院拒绝过。一家市级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他们没有做过这种

手术。该医生之后又表示，需要提供居委会的计生证明才能做。陈峰去找了居委会，居委会让他去找街道

办，街道办的人又告诉他，他们不管这个事。

有受访者同样向端传媒记者表示，她的丈夫2020年2月去一家省会三甲医院咨询结扎时，也被要求提供很

多证明。不过，也有受访者称，他们没有被要求提供结婚证和二胎证明等纸质材料。



端传媒向中国泌尿外科排名第一的一家医院致电查询，对方表示可以做输精管结扎手术，但要带上结婚证

过去，“家里有的证件都带着。”

最终，陈峰通过微博上的一位男科医生博主找到了一家位于成都的医院。然而，在今年5月中国出台“三胎

政策”之后，一位网友告诉陈峰，这家医院已经不再给未婚男性做结扎了。陈峰表示，他在微信上向曾給他

做手术的医生求证，得知确实如此。

去年，郭超在苏州市一家三甲医院做了结扎手术。当时他年仅23岁，硕士在读。他向医生撒谎称，自己已

经结婚，且有了两个小孩，医生也没有要求他出示证明。在此之前，郭超也被多家医院拒绝过。有的医院

称不开展这项手术，有的医院要求带着结婚证和妻子一起来。

在一次旅行中，郭超遇到过一对六十多岁的丁克夫妻。在他看来，没有孩子的生活会更自由，夫妻俩好像

也更恩爱一些。在看了一篇讲述女性产后出现恶露、子宫脱落、漏尿等症状的科普文章后，彻底决定以后

要过丁克的生活。他在学校一个匿名论坛投了稿，询问怎么样能真正实现不生育。有人回复，可以去结

扎。

一名刚生完二胎半年多的女士告诉端传媒，今年9月底，江西抚州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得知她丈夫想做男性

结扎时，很惊讶，不建议他们做。当听说两胎都是女儿后，医生的反应更大了，“不生儿子怎么行”，“没儿

子的话还是慎重考虑”。

她当即告诉医生，他们决定不生了，医生又继续劝说：“还年轻，以后肯定还会想生”。 




2020年3月1日中国武汉的一家医院。图：Getty Images

从强迫结扎，到拒绝结扎 


作为一家县级医院的泌尿科医生，李树仁说，他早于十年前已经不再做男性结扎手术。至今，他们没有接

到关于禁止该手术的明确通知，但他表示，医院逐渐不开展这个手术还是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有

关，同時，作为一个不可逆的手术，他们也担心“这个手术得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李树仁不得不一直做这个得罪人的手术。自1980年开始，中国落实“一孩政策”，1982

年又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此后，李树仁遇到过几批被查到超生并强制叫来医院做结扎手术的人。他

记得，那时有一个口号，“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

李树仁在90年代初开始工作，他记得，1995年至1997年，以及2004年至2006年是当地县城集中查处超

生的年份，这几年间，他大概做了三四百例结扎手术，其中80%为男性。李树仁说，他很同情一些被村里

强行绑着带来医院的人，也很反感这种过于野蛮的行为，但他还是不得得努力给这些超生家庭的夫妇做思

想工作，说服他们同意做结扎。

李树仁介绍，从技术和资源的角度，医生更偏向让男性来完成结扎的任务。女性结扎手术时间更长，程序

更为复杂，手术出现并发症的概率较大——早期，在技术不熟练的情况下，曾经出现过肠道损伤、腹膜

炎、腹腔出血的意外，而男性结扎手术更为简单，并发症的几率低得多。

学习输卵管结扎手术需要的时间也更长。李树仁称，大概需要半年或完成80到100例手术才能比较熟练地

操作这个手术。相比之下，输精管结扎的快速掌握只需要十几例手术的练习。

不过，翻查数据，在“一孩政策”年代，女性结扎手术的数量，还是一直超过男性。在中国执行的“计划生育

手术”，包括男性结扎、女性结扎、女性放置生育环，以及女性强迫流产手术。在1978年宪法规定“提倡和

推行计划生育”之后的十年内，男性结扎只占女性结扎手术例数的30%，此后，二者的差距继续拉大，再加

上女性人流、“上环”等，女性成为计划生育的主要被执行者。



1980至90年代是中国强制执行计划生育的高峰期。1982年至1983年，钱信忠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任，任职期间，他提出了“一胎上环，二胎绝育”的口号：生完一胎之后，女性“上环”，生二胎后，由夫

妻其中一方结扎。1983年，中国节育手术（上环、女性结扎、男性结扎）的数量达到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时期的最高峰，分别为1775万、1639万和425万例。据恒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1982年中国15至

49岁的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

中国大陸一名研究生育与父职的社会学教授卢天欣对端传媒表示，在这个时期，女性被当作执行计划生育

政策的一个主要对象，其部分原因，是出于在生理上的政策执行有效性，一些决策者或实施者认为，即使

给男性做了结扎手术，女性仍然有怀孕的可能。考虑到议题的敏感性，该教授选择用化名。



“因为怀孕必须是在女性的身体里发生，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防止女性意外怀孕的环节上。”卢天欣說。 


这名教授称，节育环是在结扎手术之后才大规模推广的。与相对复杂高危的女性结扎与个人意愿不高的男

性结扎相比，给女性“上环”，成为当时政策执行的主要方式，但由于早期装置的不成熟，以及后来没有及

时取环，“上环”成为大陆不少上一代女性的痛苦回忆。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1971年至2019年，

放置和取出节育环的总数分别为4.56亿和1.22亿例。

李婷婷今年32岁，她的母亲，正经历了计划生育的“上环”。这是一个将含铜或激素的避孕器放置女性子宫

内的手术。她妈妈曾经对她回忆，当时手术过程中，麻药没有弄好，导致子宫像被真刀真枪割伤，疼得撕

心裂肺，医院外头都能听到她喊叫的声音。

两年前，李婷婷在生完一胎之后向三甲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咨询过避孕措施，医生告诉她，上环吧。她反问

医生为什么不能让男方去结扎。医生回她：“男的一般都很难那个（接受）吧。”

“好像现在医院的医生都觉得女孩子应该上环，”李婷婷有些激动，“为什么牺牲的都是女孩子？” 


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研究助理教授黎苑珊指出，宫内节育器（即节育环）在中国的高普及率

和“一孩政策”有很大关系，在过去计划生育技术不是很成熟的年代，节育器是一个非常便宜且有效的选

择。

黎苑珊告诉端传媒，宫内节育器并不只是在中国广泛使用，它是联合国鼓励民众去使用的、并且在其他国

家也很普及的一种避孕选择。她表示，节育器本身的风险并不大，虽然少部分人可能会产生并发症，但很

多临床研究证明它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避孕方法，如果它是女性自由选择的，那么它具有为女性赋权的价

值，让女性掌握生育的自主权。



2021年4月25日中国安徽阜阳，一名新生儿在医院新生儿护理中心的病房。摄：SheldonCooper/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卢天欣介绍，在1960年代避孕药出现以前，一直缺少有效的、可靠的避孕方式，避孕药的发明对女性解放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女性能够将怀孕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里。目前，在避孕药的技术不断改进

后，除了对一些特殊体质或疾病的人不适用外，它还是比较可靠和安全的。

与不可逆的结扎手术相比，宫内节育器可以随时取出，不影响女性生育能力，而且比每天同一时间服用的

避孕药更为方便。她表示，它在技术不太成熟的早期存在可能脱落、刺激疼痛、经血增多的问题，直至现

在，它仍然有“脱环”的可能，会自动从身体中排出。但她认为，如果医生能够严格执行手术，保证女性对

它的风险、术后服务的知情，宫内节育器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的避孕方式。

卢天欣认为，无论是为男性或女性设计的避孕方式，技术本身的安全程度和个体的知情自愿这两点非常重

要。其中，知情自愿意味着让当事人自己选择，并且保证女性对于这个技术的原理、潜在风险，以及事

先、事中、事后的各种医疗跟踪服务有足够知情权。

对于目前许多医院拒绝为男性提供结扎服务，卢天欣认为，这影响了他们在避孕上的选择自由。对于医生

以“国家下文”的借口来推辞做男性结扎手术的情况，“我觉得真是很不负责任，你可以明确说你做不了什么

的，不可以这样随便这样胡说有什么政策等等。”

不过，尽管没有国家文件，泌尿科医生李树仁现在也很拒绝给人做结扎手术。这两年，李树仁也遇到几位

想来做结扎手术的男性，即使是个人意愿强烈的，都被他一一劝阻了。

他认为，手术是为了治病救人，但输精管结扎并不是治疗疾病，而是一项可做可不做的手术。尽管它出现

并发症的概率很低，对身体也没有大影响，但李树仁认为，如果在阴囊上刺一个小口、剪断输精管只是为

了达到避孕的效果，并不值得，人们可以选择其他避孕方式。

从强制结扎到拒绝结扎，李树仁表示能理解这个局面的扭转。在他看来，这可能会被西方社会视为“不讲人

权”，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外国人没有站在中国“国情和传统”上考虑。



“他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看一个问题，他只从自己主观方面去看，（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的。如

果是站在中国官方角度，国情和传统角度，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李树仁说。

“连我自己的爸妈都宁可让我结扎，而不是让我老公去做”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显示，自中国政府在2016年实施全面二

孩政策之后，男性结扎手术的数量骤减；2015年全中国男性结扎手术为14.9万例，2016年跌至3.5万

例，2019年下跌至4742例。



江静是80后女生，她的父亲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经历了结扎手术。到了自己这一辈，她希望更自由地选择

避孕方式，更多地考虑自己的身体。

怀孕对江静而言，是非常困难的经历。五年前，她第一次怀孕时遭遇了两次胎停，不得不进行刮宫，流产

手术继而造成了宫腔粘连和输卵管梗阻。2019年，她终于再次怀孕，为了保胎，肚皮上被注射了很多针肝

素钠。生产时，她初选了顺产，中途却又不得不转为剖宫产。回忆起这些，江静觉得特别遭罪，如果再要

二胎，“感觉命都快要没了。”

她觉得，自己丝毫不能再承担任何一次怀孕的风险了。2020年底，江静在生完孩子半年多后，對丈夫提出

希望他去做结扎手术。她说，自己在生育过程中付出了太多，而避孕是他们夫妻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如

果丈夫去结扎，再戴上避孕套，肯定就不会再怀孕了，而其他避孕方式都不是最保险的选择。她表示，自

己一个朋友在生完二胎之后带上了节育环，但后来还是怀孕了，舍不得流产，最后只好生下来。

起初，和大多数男性一样，江静的丈夫对结扎也有顾虑，担心影响身体健康，以及有“被阉割”的心理负

担。江静查询了很多资料，咨询了做过该手术的网友，又从母亲那了解到，结扎对父亲的身体没有产生什

么影响，最终才下定了决心。

李婷婷在生完一胎的八个月后，又意外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又要承受第

二胎，她决定做流产手术。当她换完衣服躺在准备流产的手术室里时，却听到了母亲和丈夫在外头哭，心

一软，又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在二胎快分娩之前，李婷婷和丈夫提出，不如他去结扎。起初丈夫很抗拒，身边也很少有人做这个手术。

第二天，他给李婷婷发了一条信息，坦白自己一直觉得结扎有些可怕，怕自己以后“直不起来了”。后来，

他考虑到不能再让妻子的身体受苦，也了解了男性结扎手术的伤害性确实小得多，才同意了这个提议。

今年年初，他们在杭州问了四家三级综合医院和一家私人医院，被其中三家拒绝了。 




“没有人做这种手术，建议你去其他医院再看一下。” 医生这样回绝了李婷婷。她的丈夫也因此打了退堂

鼓，看到这么多医院都不让做，他觉得这个手术“肯定不怎么样”。

离开医院后，他花了一千多块钱买来了100个避孕套。结扎手术搁置至今，他们决定，等过阵子再去其他

大医院问问看。

在咨询医生的那段时间，李婷婷和父母说了这件事情。她妈妈的第一反应是，“这哪行啊”，男的做了结扎

以后不能干重活，不能累着，“他们说，那不废了吗？”

一名已经生育的女性告诉端传媒记者，丈夫在去年2月被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拒绝做结扎手术后，她将这件

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母，结果被骂了一顿，说他们夫妻俩“乱来”，又举了很多例子来向她证明男性结扎会

带来种种身体问题，而女性结扎则不会对身体有伤害。

“连我自己的爸妈都宁可让我结扎，而不是让我老公去做。” 她无奈地表示。 


2020年4月14日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内的医务人员。摄：Huizhong Wu/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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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途径和资源做出适合自己的理性选择，这样才能实现生育自主。例如，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源和经费

来支持男性避孕技术方面的研究。除了避孕套和输精管结扎之外，如果有更多长效的、可逆的避孕方式，

个体和夫妻也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育选择。

陈峰和徐涛都认为，男性去做结扎手术时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会阳痿，

会变娘炮，不是男人了，觉得被人阉割了。”陈峰称。

在陈峰身边的男性朋友中，更多的是反对声音。朋友们并没有在明面上说他做得不对或者不好，只是淡淡

地表示——没必要。而女性朋友中支持他的人则更多一些，“她们会觉得我比别的男生好一点。”

陈峰认为，三胎政策主要对女性的影响比较大，其本质是限制女性找工作。“本来企业就不愿意雇用女性，

这回开放三胎，他们就更有理由拒绝女性了。”他觉得，想娶妻生娃的男性最终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

徐涛现在在核酸采样组兼职，平时总和医护人员打交道。他会把自己做过结扎手术的事情告诉身边的护士

们。“她们总觉得我挺有担当，她们都挺称赞我的，”徐涛称，他会得到来自年轻女性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的赞成票，大家认为，他是挺身而出。

尾声 


在不同城市的三甲、二甲医院做结扎手术的多位受访者称，目前费用一般在1000到2000人民币左右，但

无法通过社会医疗保险进行报销，需要自行承担。

然而，杭州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给李婷婷和丈夫的报价高达两万多人民币。随后，他们去了一家当地非

常有名的私立医院，医生起初的报价是8800。听到这个价格和之前的两万多相差过大，李婷婷有些惊讶，

重复了一句：“8800？”

医生以为他们嫌太贵，便说“七千也行”，过一会又说“最低六千”。 


“这中间我一句话都没说，他自己自动砍价，我也是第一次见，”李婷婷回忆称。 


郭超向端传媒表示，去年他在河南老家和江苏无锡咨询过多家医院，其中一家无锡的私立医院要价8000。

他追问价格较高的原因，医生称，贵了就不会影响他的性能力。 


应受访者要求，江静、徐涛、陈峰、李树仁、李婷婷、郭超为化名。




